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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戲曲用點翠頭面，無論在製作品質、製作工法或造型設計等工藝成就，均達到

了成熟與巔峰的境界。點翠頭面於當時，一方面在舞臺應用上，形成了程式化的基本佩戴

原則，且因其境界成熟，樣式也由簡轉繁，演進為「滿頭珠翠」之風格，流傳至今，獨樹

典範。另一方面，從物質文化深究層次來看，二十世紀的戲曲用點翠頭面，做為一種文物

代表，同時也見證了社會變遷與藝術風格之流變。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當點翠古典珠寶

已經成為世界各大博物館重點藏品與特展熱門主題之際，舞臺用點翠頭面，相較日常點翠

飾品或宮廷點翠珠寶，則顯得同中有異，別具特色。本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以下

簡稱故宮南院）「妙色—清代金銀飾件特展」第四單元「歡樂的巿集」之二十世紀戲曲用

點翠頭面七件展品，即屬於一套二十世紀製作「滿頭珠翠」風格頭面之部分精華物件，值

得前往一探。

前言
  「戲曲用頭面」是漢人傳統舞臺藝術中女

性角色的重要道具，特別是「點翠頭面」，

採用翠鳥羽毛製作。點翠頭面常見於京劇和崑

曲的貴族女性角色，例如崑曲《牡丹亭》中的

女主角杜麗娘在《遊園驚夢》一折，梳傳統大

頭鋪滿點翠頭面之經典扮相，流行風格至今未

變。這些頭飾不僅為角色增添華貴和典雅氣

質，還為角色突出其性格與身份，且呈現出藝

術上之美感追求。由於製作材料難以取得，於

現代舞臺演出時，點翠多改用仿製材料代替翠

毛，如用緞帶貼製之點綢或染色鵝毛貼製之仿

點翠等，但其工藝價值仍深受推崇。

  當二十一世紀氣候變遷異常，環境保護

意識抬頭，中國於 2021年 2月 5日公告《新

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新增白胸翡

翠列爲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白胸翡翠即是

點翠工藝主要羽毛原材料，一旦白胸翡翠被保

護，等同無法捕捉並取得其羽毛去新做點翠製

品，也意味著戲曲用點翠頭面也因而無法再有

新品。與此同時，傳統戲曲藝術也正面臨著新

生演員稀少、資深演員凋零、基本觀眾流失等

困境。在法律限制與市場、產業步入夕陽之多

重危機下，戲曲用點翠頭面老件，常因有市場

販售價值，而被改造成為一般飾品在珠寶市場

販售。這種工藝品很可能在百年之內，從人

類的文化記憶中抹滅，無法成為創作泉源。

反而近年來，點翠藏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

的展示增加，無論是東西方，均有各類特展持

續呈現。今（2024）年 7月 2日起在故宮南院

展出的「妙色—清代金銀飾件特展」就有許

多皇家點翠珠寶可賞，而第四單元「歡樂的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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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展出難得一見的二十世紀戲曲用點翠頭面

七件，值得前往細品。

點翠
  何謂「點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金屬

胎底以天然動物膠黏貼上翠羽的一種傳統工

藝，可應用於飾品、常物、或大小擺件。這些

閃閃發亮、藍綠色的美麗羽毛，來自保育動物

翠鳥。翠鳥生長在野外無人之天然環境，且其

羽毛的顏色並非色素所形成，我們眼睛所看到

的藍綠色實際上是一種學名為「結構色」之光

學現象，是翠鳥羽毛特殊的羽小枝結構所造成，

換句話說，當光線照射在這些羽毛上時，羽小

支結構將大部分的光色納入，僅僅反射出藍光

或綠光，也就是人眼所能看到的羽毛顏色。所

以只要羽小枝的結構不變，沒有被破壞，顏色

將可保存百年。2

  中國社會採用翠鳥羽毛為原料，執行點翠

工藝製作的時間應有數千年，從西元前三世紀

戰國時代直到廿一世紀的現代。「翠」字，在

東漢許慎（58-147）《說文解字》中，列卷四，

是一種有青綠色羽毛的鳥。3成語「買櫝還珠」

形容「輯以羽翠」之櫝，就是描述點翠工藝，

可說明古人早就熟練應用，並且大獲好評，美

麗精緻的珠寶點翠精鑲木盒，喧賓奪主，讓買

家心繫包裝寧棄正貨。「點翠」一詞則最早見

於明代文獻，記載當時權臣嚴嵩（1480-1567）

抄家清單之《天水冰山錄》，就羅列了不少點

翠首飾，有「金廂玉點翠珠寶首飾一副，計

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四兩五錢」等刊載（商務

印書館 1937年版本，頁 28）。點翠作為一種飾

品工藝，也因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我們目前

所謂之點翠工藝品，在清之前一直被稱為「翠」

或「點翠」，直到緬甸玉在清中晚期出現稱「翡

翠」後，才逐漸改稱「點翠」。點翠原料之翠

鳥羽毛，亦有多種不同稱呼，最早叫翠，也稱

翠羽，又稱翠皮。

  如此奢侈的藝術飾品，除了 2021年中國政

府用保育動物公告禁用外，歷史上，在經濟繁

榮文風鼎盛的北宋，也曾兩度遭被禁用，宋太

祖於開寶五年（972）六月，下詔「禁鋪翠」。4

大觀元年（1107），宋徽宗重申「禁鋪翠」令：

「今後中外並罷翡翠裝飾」。5上述二位皇帝，

都提出禁奢惜福概念的禁用理由。清文宗咸豐

圖 1　清　點翠福壽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8483　此件為道、咸、同三朝代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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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852）曾因不合滿制，糾正后妃點翠使

用過度。6

  清代是點翠工藝盛行的時期，在十八世紀

至二十世紀間，宮廷製作牽涉到內務府廣儲司

下，六庫、七作、二房中六庫之「皮庫」統理

翠雀皮，而七作之「銀作」雇用三名點翠匠進

行製作。在民間製作則有專業的私人作坊，北

京老地名，如翠花胡同、翠花街。這些地名都

可以證明當時是很普遍的技術，並且公開經營。

另外牽涉到翠雀皮的來源，宮廷多透過朝貢貿

易的方式，進口國有中南半島之柬埔寨及泰國，

以柬埔寨之品質較佳，而民間的來源可能就非

常多樣了。2016年陳慧霞〈清代宮廷婦女簪飾

之流變〉指出在道、咸、同三朝（1821-1879），

簪飾工藝以點翠為主，金纍絲及寶石為配角，

鈿花中的翠條扮演重要角色（圖 1）。7

戲曲用點翠頭面之脈絡
  戲曲用點翠頭面，基本上多適用在京劇和

崑曲裝扮上，在其他劇種比較少見，至於戲曲用

點翠頭面最早之文獻紀錄可追朔至清宮檔案，

《活計檔》記錄「乾隆二年傳旨：著交與海保

照此樣將翠的做些送來，欽此」，8是清高宗

（1711-1799）交辦蘇州織造局的任務。比較詳細

記錄又可信的戲曲用點翠頭面相關內容，則是

二十世紀 1970年齊如山（1877-1962）《國劇藝

術彙考》之「頭面」小節，9對此程式規則說明

得很詳細：「所有簪環手飾，統名曰頭面，此

事百年以來，也有相當的變遷。在前清光緒初

年，還沒有這些洋珠子、玻璃鑽、電光片等等，

彼時只有三種：一是點翠，即翠雀翎所製者。

二是鍍金，燒藍燒綠，乃用玻璃料，經火融化

在首飾上，亦頗美觀。三是銀釘。這三種的用

法界線卻相當嚴，點翠首飾，乃宮廷婦女、官

宦家之眷屬用之，平常人家不許用。燒藍首

飾，乃平常人家婦女所用。銀釘首飾，乃貧寒

及守寡或有罪之婦女所用。是西洋玻璃鑽、電

光片等風行後，前兩種已可說是廢而不用了，

五六十年的功夫在戲中未看到，只有銀釘尚依

然用之。」齊如山又書道：「民國梅蘭芳排出

《風箏誤，詫美》等戲來，陳德林說，從前演

這齣戲，都帶點翠首飾，我也很慫恿他，德齡

送了他一套舊的，梅蘭芳又照樣做了一套，因

此一戴，大家都覺得新鮮美觀，於是便又風行

起來」。

  由於崑曲約在十四世紀興起於江蘇崑山，至

十九世紀清嘉慶、道光年間，崑曲逐漸失去了舞

臺上的主流地位，至十八世紀晚期，乾隆五十五

年（1790）徽班進京後，京劇開始流行，逐漸取

代崑曲的地位。上述十八世紀初乾隆二年（1737）

之宮廷演出，應該還是演出崑曲使用之點翠頭

面，而齊如山所謂前清光緒初年，則已是十九世

紀中葉（1875）應該描述的是京劇使用之點翠頭

面。歸納這些資料可以整理出戲曲用點翠頭面約

在十八世紀初宮廷崑曲舞臺少量使用，至十九世

紀末京劇舞臺演出時，無論宮廷或民間，均已形

成程式規範，限定扮演宮廷婦女、官宦家之眷

屬用之，參考美國大都會美術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典藏百幅京劇人物圖

像風格（圖 2），應該僅有點翠頂花及點翠壓鬢

等較簡單之樣式穿戴。

  齊如山所謂「五六十年的功夫在戲中未看

到」，可以理解是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

流行水鑽頭面取代點翠頭面。又梅蘭芳《舞臺

生涯四十年》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

我在四馬路的天蟾舞臺演過幾次（風箏誤）」。

以此推算，戲曲用點翠頭面再度出現舞臺並引

領風騷，是在 1922年之後，其樣式則轉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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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無款　《清末京劇一百人物像》冊　絹本　王大娘　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 
30.76.299a–xx.　Credit Line: Rogers Fund, 1930.　取自該館網站：https://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1581（Public Domain），檢索
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複，屬於「滿頭珠翠」風格，可參照朱家溍在

〈清代的戲曲服飾史料〉提及，從清宮舊藏《戲

曲人物圖冊》以及《穿戴提綱》之敘述，他認為

戲曲頭面的裝扮是跟著當時的時尚風格而有所

變動，假如明清當時的女性流行頭飾戴多一點，

舞臺上的女性也會戴多一點，當流行戴少一點，

舞臺上的女性也會戴少一點。只是到了民國初

年就不同了，當女性不再戴那麼多頭飾的時候，

舞臺上的女性頭面卻越戴越多，直到連頭髮都

看不見了。10另梅蘭芳曾孫梅瑋表示，梅蘭芳於

1950年代，最後一次製作點翠頭面使用。

  如此整理，可大致看出，本次故宮南院

「妙色—清代金銀飾件特展」第四單元「歡樂

的巿集」展出「滿頭珠翠」風格之點翠頭面，

其風行應自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之間。當

時，於現代流行之大眾娛樂活動，例如電影或

演唱會等等，尚未普及，惟獨京劇舞臺藝術，

除了在社會菁英階級受到歡迎外，更深入至一

般市井小民層級，再加上四大名旦已成氣候，11 

舞臺上女性角色與男性角色並重，戲曲用點翠

頭面，成為知名演員的重點裝備。舞臺上頭面

穿戴變成一個重要的舞臺女性角色指標，是觀

眾們欣賞演員的一個評分項目，也是演員整體

呈現說、唱、念、打、做工、人物刻劃、與衣

箱穿戴等綜合藝術之完美組合要件之一。

戲曲用點翠頭面之工法
  本次故宮南院「妙色—清代金銀飾件特展」

第四單元「歡樂的巿集」之二十世紀戲曲用點

翠頭面七件展品，屬於一套「滿頭珠翠」風格

頭面之部分精華物件，全名「麒麟牌戲曲用點

翠頭面套組」，可以應用於大部分的劇曲女性

角色頭面裝扮，六十件均為純銀座及純銀釵針，

搭配各色湖藍、翠藍、天青藍之軟翠、硬翠及

靛青色點綢交互配色，穿插鑲入紅白雙色人造

水晶及人造白珍珠，設計風格統一，製作工法

一致。分別放置於箱蓋內面及三層絨布盒，箱

正面印製燙金字樣「上海戲劇服裝用品廠」「麒

麟水鑽飾品點翠頭面」字樣（圖 3）。

  該套頭面設計風格統一屬於南派特色，共

二十三種造型，解構南派工法，即使是最小尺

寸三公分長的雙菊花小簪，也有五種工法，而

側鳳耳挖子（圖 4），則集合了十一種工法，這

些工法，包含了金工、顫珠、雕刻、羽毛黏貼、

珠寶鑲嵌、珠串技巧、緞帶縫製、以及布料黏

貼等。當然最基本的造型設計與顏色搭配，都

需要多位專業藝術家的配合，最後才成就了舞

臺穿戴之登峰造極。例如點翠偏鳳（圖 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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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即有純銀金工背簪、古法天然膠點翠、純

銀金工薄胎底、銀纍絲雙結花邊、側鳳純銀金

工、人造珠串、流蘇藍白彩珠串、及水鑽四爪

鑲嵌等八種工法。

戲曲用點翠頭面之穿戴方式
  點翠頭面穿戴方式可分為大頭、古裝頭、

旗頭、以及新派容裝。這種分類，主要是按照

假髮（軟頭面）處理來判斷，所謂軟頭面是穿

戴頭面前之假髮配置，內容包括：片子、網子、

水紗、髮墊、線尾子、大髮、髮髻等等。大頭

和旗頭都是老造型，古裝頭是 1917年梅蘭芳突

破窠臼首創在《天女散花》一劇延用至今，而

新創容妝則是二十一世紀自臺灣劇場起源。假

髮在容裝穿戴中很重要，因為舞臺造型強調誇

張，所以戲曲用點翠頭面較日常生活用點翠髮

簪尺寸要大許多，也比較重，真正頭髮無法穿

戴，所以必須要靠假髮增加髮量來支撐。

  戲曲用點翠頭面套組做為一個劇場後臺道

具之一，且為戲曲女性角色裝扮髮式之焦點，

在服裝穿戴妥當、化妝完畢、假髮佩戴結束後、

頭面之穿戴就是整體造型設計畫龍點睛之最重

要，也是最後的一個環節。只要是符合戲曲穿

戴程式規範，這數十件點翠頭面，就可以千變

萬化的配合不同的角色，光鮮亮麗在舞臺燈光

下，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並且適用多位同劇登

圖 3　 20世紀中　上海麒麟牌點翠頭面木箱外觀　輔大博物館研究所藏　
文物編號 199701001　作者攝

圖 5　 20世紀中　上海麒麟牌點翠偏鳳　輔大博物館研究所藏　 
文物編號 199701303　作者攝

圖 4　 20世紀中　上海麒麟牌點翠側鳳耳挖子　輔大博物館研究所藏　 
文物編號 199701512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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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之角色，同時穿戴。例如明代湯顯祖（1550-

1616）著作《牡丹亭》，女主角杜麗娘青衣行

當（圖 6），是一位十六歲的千金少女，梳大頭

佩戴蝴蝶頂花（圖 7）。同劇杜麗娘之母甄氏屬

於老旦行當，亦可選用該套點翠頭面一件或二

件作為將官夫人身分之證明。

  點翠偏鳳（見圖 5）可適用於《釵頭鳳》女

主角唐婉容裝（圖 8），唐婉古裝頭造型，以側

鳳為主，歪戴一邊，突顯出荀派風格。唐婉身

為陸游之妻，雖然不是豪門，但也屬官宦世家，

可以配得上點翠頭面，其容裝上為了突顯側鳳

之俏麗，所以歪戴一邊，再加幾個小泡子，就

完成了年輕媳婦的形象，不懂人情世故。點翠

頭面於此活出了三種生命意義：新婦、中階官

宦世家、以及注定悲劇。

二十世紀戲曲用點翠頭面的創意與見證
  在二十世紀戲曲舞臺上，主角演員就是舞

臺的中心。12無論是做念唱打，都以其為焦點，

主角在舞臺上邊唱邊舞邊說臺詞，隨著劇情變

化展示各種動作與表情。更有趣的是，在小小

的舞臺角落，由七至八個人組成的樂團，包括

絃樂和打擊樂器，鼓佬、京胡或崑笛也必須跟

從主角在舞臺上的發揮，來做其他樂手的演奏

節拍之依據，換句話說，在京劇或崑曲舞臺上，

主角就是指揮。同理可證，容裝也是如此，無

論是貼片子、戴假髮、安排頭面，進而穿戴整

套珍貴的點翠頭面，也是隨著演員的個人審美

觀念，以及針對劇情需要，去搭配適合之造型

與風格。簡言之，二十世紀戲曲後臺，主角就

是造型設計師，所謂舞臺容妝穿戴，即為藝術

家美感想像空間之真實寫照。

  二十世紀戲曲用點翠頭面，在舞臺上見證

了藝術風格的流變，從十八世紀初之小小的一隻

髮簪，演變成廿世紀初之「滿頭珠翠」風格，當

角色佩戴點翠出場，觀眾們都很清楚這位人物是

圖 7　 20世紀中　上海麒麟牌點翠蝴蝶頂花　輔大博物館研究所藏　
文物編號 199701302　作者攝

圖 6　《遊園驚夢》杜麗娘梳頭前面及後面　作者攝

圖 8　釵頭鳳之唐婉扮相照片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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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富貴的環境。二十世紀戲曲用點翠頭面，

同時也見證了社會的變遷，當藝人從封建社會，

進入現代社會，不再受到歧視與不平等的對待，

只要有才華與努力，人人都可以享受汗水後的成

果。在戲曲藝術家們翻轉其社會地位之際，戲曲

用點翠頭面因緣留在戲曲舞臺，成為觀眾記憶。

同一時期又因女性自我意識提升，改追隨西方文

化，轉換個人髮型風格，數百年來明清閨閣女性

夢寐以求的點翠飾品，不再流行，反而進駐博物

館，終於成為供人參觀之典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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